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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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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
寻隐

我故乡四川古蜀州黑石河两岸旧时出产
“棒客”。

那时我刚落草到人世，一睁眼，就看见村
庄里许多佝偻的雄性背影。他们背脊朝天，面
孔向下，古铜色的腰身被一根根无形的绳子缚
住，行进在麦子、油菜与稻谷交替起伏的田野
上。似乎日子就这般寡淡流淌，然而他们却会
猝不及防地大吼——倘若村里死了牛，日子突
然有了酒，倘若酒又是夕阳下新收的殷红高粱
加老曲所烧酿，一口入喉，清贫的心肺间顿时
被杀得火烧火燎。灼到高处，他们就如一串拴
在绳上的蚂蚱，迷魂般依次游进黑夜，齐聚到
村头的大树下，对着天上的月亮歌哭笑闹。然
后，一曲歌谣地老天荒般响起：“成都府的老爷
不公道/杀了他的马烧了他的庙……雷煞火我
如今堕了地狱道/泪纷纷悔当初提了刀/进分
州、踏怀远/入马岱墓却不辨四方……”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兄们被时
代捆在贫瘠的土地上，日子过得寡淡淡，心里
闷了一股气，就借着酒性，以这一曲“三叹雷煞
火”舒展心胸。然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唱
词里竟藏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盗墓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民国二十三年初秋，川西
平原上著名的怀远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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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别称蜀。黑石河数十里滔滔大水，似潜伏
之蟒，缠绕在古蜀州边缘。那古蜀州居于川西平原
腹心地带，隔了一条奔腾咆哮的岷江，与锦绣成都遥
遥对望，号称“蜀中之蜀”。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按
高低依次起伏着山、铺展着原、涌动着河。翻开泛黄
的《崇庆县志》：“（古）蜀州，唐武则天垂拱二年始有
建制，其地貌山四、水一、田五。”山如奔，方圆百里
莽莽苍苍，墙一般横亘在高原和平原之间。翻过最
高处一座终年泛白的雪峰，就到了飘悠着牛粪炊烟
的藏羌地带。由雪峰渐次矮下来，依次是鹿顶山、牛
池山、鸡冠山……待山走完，那平地里却巍然矗立起
一座关隘，门楼高耸，瓦脊密连，烟火如聚，形如虎
掌，紧紧扼在平原通往山地的咽喉上。柔远人也，怀
诸侯也……是为“怀远”。

康熙年间的《蜀州志》在其《关梁》篇中回顾怀远
往事，悠悠追溯道：“（该）地接壤吐蕃，唐时出没不常，
高一关以御之，则怀远镇所由名也。”察其渊源，那绵
延千年的血缘源自汉家政权最初的边患意识。公元
312年，西晋怀帝永嘉六年，朝廷下令分蜀郡江原县
（辖地为古蜀州全境）地置汉原郡，下辖汉原县，将其
郡治和县治都设在今日的怀远古镇方圆约一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怀远镇第一次独立出来，以其
镶嵌了片石的黄土所筑成的高大城墙和城墙四角冷
峻高踞的箭楼，据守在成都平原边陲。

在它的护佑下，由夏入秋，由冬入春，每每黄昏时
分，在平原上劳作的人们抬起头来，第一眼看见的，就
是那巍然耸立的古镇身旁被落日烧得红彤彤一片的
几座山峰。它们峰峦如聚，与平原挨挨擦擦，隐约成
凹凸的元宝形状。人们渴望太平盛世，盼望这古镇固
若金汤，为每一缕炊烟、每一处房屋隔开兵火，便将这
一片山峦取名为太平山。那唱词中的棒客雷煞火所
盗挖的马岱墓，就藏在太平山幽深的腹中。

许多年以后，浑身长满了各样传说的怀远镇已形
如一艘古船。那一溜尖尖的船头翘起来，直指向藏、
羌族群繁衍生息的莽莽苍苍的群山方向。

漫长的民族交融中，血与火的纷争终究敌不过人
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当箭镞声远去，昔日关隘的交通
优势便成了一处至为重要的商道：背靠着莽莽苍苍的
千万座山头，山中木材、药材、皮革资源丰富；坝区清
油、稻谷年年丰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怀远镇作
为山区与坝区间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而长久兴盛
着，镇上纵横交错的二十多条大街小巷布满了绸缎
铺、茶行、竹编行、油行、药铺……

当地谚云：搬不空的怀远。至乾隆年间，昔日的
边关隘口怀远已演变为拥有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
小巷院落密布、蔚然成景的大镇。光绪年间，街道增
至八条。此后，庙宇、宗祠、会馆、教堂等纷至沓来。
迈进民国，全镇大小街道达21条，其中小北街、南街、
下新街、正西街、临江街等尤具特色，绝大部分房屋均
按《清代工部》法则建造，穿斗结构，临街摆柱，廊楼结
合，青瓦白墙。

那时候，镇上的笔墨也已兴盛起来。文治与武功
总是人类社会的两极，一弛一张，书写着悲欢的篇
章。“六街灯火连文井，汉原花影满琴堂。”正是读了诗
书的人们对家乡的赞誉。只是人们不知道或者了解
却不愿意去张扬的，是这昔日边关的繁盛，皆因了一
河、一人、一塔“三宝”的护佑。

一河，即文井江。文井江与古蜀州并生，其源头在州
境内与羌地接壤的大山深处。绕到怀远镇外，对着一坝
高高耸起的土丘，文井江缓缓转了个弯，水势愈加深沉。
土丘上，矗立着一塔如柱。洄澜塔，高十三层，内置旋梯，
可以拾阶而上，登高远望，但见群山如黛，层林青幽。

关于这塔，有这样一个传说。清道光年间，善看
风水的冯权任怀远古镇“县佐”（因地位重要，怀远行
政级别与县城蜀州相同），他认为怀远屡遭火灾，需在
镇东文井江畔建塔，借文井江水回流克火，遂倡导组
织集资修建洄澜塔。于是，历经三届“县佐”，花15年
时间，于同治五年竣工，塔高39米，底径7.5米，坐西向
东，六角攒尖，九级密桅式，塔面层层开窗。洄澜塔塔
身内由四根实心柱围成内外室，以拱门通内外，无须

凭窗亦可遥望
塔外风光。室
内中心孔，层
层垂直至底，
仰 望 似 一 苍
穹，是川西地
区 仅 有 的 风
景。外室五十
级踏道可顺时
针盘旋至顶。
底三级内壁有
龛，龛为三叠
檐楼阁式，龛
内原有神像，
壁上墨绘渔鼓
简板、剑、笛、
眉、花篮等碑
谓“暗八仙”以
及 山 水 花 草
等。与洄澜塔
遥相斜对的，
正是马岱墓。

“五丈原上秋风起，太平山中马岱藏。左三步，翻兵书，
右六步，挖财宝。”这是在黑石河畔，故乡的孩子们一代又一
代在村落间的大槐树下所传唱的一首民谣。

那隆起的整个太平山几乎都是马岱的墓葬。蜀州县志
里说：“子龙葬（四川大邑县）银屏，马岱葬太平。”出怀远镇，
东行约4公里，就到了太平山。山峦聚成凹凸之形，数条峰
线毕露的山脊却呈蛇形走势，缠绕于无根山余脉，烟岚起伏
于前锋村境内，恰如护卫着古镇的天然屏障。

我去的那刻，正值2016年暮春的一个黄昏。踏入浅草
覆盖的山谷间小径，头顶烟云淡淡，整个山野间漫天笼来的
都是爽眼爽心的菜花香。

听说我要寻找马岱墓，当地人站在山脚下一块已萌覆
了一层新绿的秧母田边用手一指，说，看，就在那山肚皮里
头装起的，谁也没进去过。

我顿时来了兴致，心中电光石火般掠过一段文字：马岱
殁，以山为坟。其墓室在太平山麓上端，从山脚挖隧道建造

在山腹之中，至今具体
位置难测。

在太平山下老人们
口口相传的故事里，那
次由黑石河边著名的棒
客雷煞火，纠集外地盗
墓者的掘盗行动最终被
一场倾盆而下的黑雨阻
止。这场黑雨整整下了
一个昼夜，风高怒号，平
地起水，本就隐没在萋
萋荒草中的马岱墓入口
更 加 无 法 辨 寻 。 雨 停
后，棒客们清点人数，发
现唯独少了手持洛阳铲
的 棒 客 雷 煞 火 。 半 月
后，有放牛娃竟然在白
塔山脚一处僻静的山洞
里，发现了雷煞火已枯
瘦如柴的尸体。那把洛
阳铲依旧紧紧地攥在他
手里，对所经历的一切
沉默不语。

下得山来，四野静
寂，一弯春月淡淡穿过
太平山顶的云层，染白
了 远 远 近 近 的 山 野 村
落 。 正 是 在 这 次 走 访
中，我才弄清了雷煞火
盗墓未遂、身败命丧的
真相：原来怀远境内颇
多山洞，有些山洞据说
洞内有洞，四通八达。
我走到怀远镇枫香村境
内的岳家龙洞，在洞口
探望，只见黑黝黝的，不
知通向何处。在当地一
些村落的传说中，马岱
墓内似有隧道与岳家龙
洞及其余洞子相连。崇
州县志上说：怀远镇南
五里有横原洞，人呼岳
家龙洞。洞门高丈余，
中有大堂，高宽数丈，入
里许洞渐窄，匍匐可行，
有胆壮者直穷到底，从
白塔山出，洞首尾相去
数十里。

与天然形成的岳家
龙洞相比，马岱墓当初
在太平山腹内所挖的隧
道更多了几分人工布局
的神秘。这神秘，因了
后来的记述，更加让人
目眩神迷：此后，又有一
樊姓县佐三次试图发掘
马岱墓，每一次皆被同
样的大雨阻止。《崇庆县
志》记载：民国年间，蜀
州城中一樊姓县佐率衙
卒挖掘，皆在欲动土之
际，天遽变，黑雨如注，
如是三次，均告失败。

仿佛要与雷煞火的命运
相对应，当我走到镇上散发
着旧年气息的老街时，又遭
遇了另一个故事。这故事依
然与怀远慷慨激昂的边地血
性有关，依然也是一九三四
年九月的事情。几乎就在雷
煞火盗挖马岱墓的同一时
刻，有一群持枪的人从原来
的生活轨道中脱离出来，进
行了悲壮的抉择。

《四川党史》中一段与
“潜伏”有关的文字读来是如
此让人呼吸急促：“1934年9
月，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反下，
驻防怀远的川军黄鳌部所属
一个营举行起义，激烈的战
斗后，起义军余部撤入雅
（安）属芦山、宝兴地界，后部
分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这次起义，史上俗称为
“怀远兵变”或“分州兵变”。
1934年12月4日在成都出版
的《国民公报》，以节录刘文
辉部芦山县特务大队长邹善
成向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的部
分报告，对此次兵变作了如
下的一则报道：“窃职自奉钧
部寒日电，率部“围剿大川方
面黄鳌部叛兵……”、“当即
率兵4连驰赴大川。适由唐
王坝、小河子窜来的叛兵五
六十名，当即全部包围……”

由“包围”一词中，我们
可以想见当年起义者们遭遇
的悲壮与激烈，而由此，牺牲
者的那一缕英魂多年后依然
令人肃然动容。

这故事发生在老怀远人
称之为天后宫的林氏宗祠
里。穿过镇上一条条颇具川
西民居特色的老街，行至一
僻静小巷深处，就能看到一
个由大块的石头、砖混合砌
成的中西合璧风格的外墙。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林氏宗
祠”四个魏碑大字，这四个
字，雄浑苍劲，在一整块青石
上阴刻而成。字的四周，浮
出呈长方形的“天后圣母斗
海蛟佑生灵”大型壁绘，金线
般的冬日暖阳洒在上面，栩
栩如生。据《怀远镇志》记
载，林氏宗祠是清代咸丰年
间，由福建迁来此地的林姓
人家所建。在漫长的历史风
云中，它在公私之间变换着
身份，先后曾成为敬老院、农
科站等，如今，它是镇上的文
化活动中心。

1934 年 9 月的那次兵
变，起义部队的指挥部就设
在这里。镇上老人们回忆，
那时秋收已完，连田里的谷
桩都已割完，地主开始收租
了，有的农民在翻田准备点
小春了。半夜时分，听到了
河边传来激烈的枪声，枪声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后来
逐 渐 聚 集 在 林 家 祠 堂 一
带。老人们还清楚地记得，
起义部队撤走后，川军把被

“变兵”（起义部队）打死的
人，抬回天后宫，挨个摆在
厅内。晚上由叫化子看守，
因天凉了，叫花子们就在院
坝里劈木材烤火，边烤边
摆：那些“变兵”好厉害哦，
个个手臂上缠了一根红布
条，在炮火中穿来穿去，一
点都不怕死……

枪声已经远去。跨进大
门，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许
多老人正悠然坐在暖暖的阳
光下，品着盖碗茶，谈天说
地。阳光斜照过来，那块“兵
变纪念碑”泛着肃穆的光芒，
碑后的文字依稀可见：1933
年，中共川南特支遵照徐向
前的指示，秘密组织人员，打
入国民军内部，进行内外夹
攻，1934年9月某日，时机成
熟，当晚更换哨兵、发出信
号，镇压了反动连排长，打开
武器库，宣布起义，赢得了国
民军中一个营、三个连 200
余人的兵力。

七十二年的岁月弹指远
去，那红色的记忆如今青碑
肃立，瞻望碑身，时间深处，
誓言闪现，铿锵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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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民居。

新立的“分州兵变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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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州分州”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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